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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十年，是咿呀学语到纵情放歌的“饼干宝宝”；是

即便不能用双脚行走，也要在轮椅上漫“步”天涯的克雷·

朋措旺加；也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三江源不断生发的绿

色……

▲新玉树美景。
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在高原千亩林木良种繁育实
验基地，昂江多杰在查看树苗生长
情况。

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4 月 3 日，放学后，就读于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红旗小学兰军
生格走在回家的路上。

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本报记者吕雪莉、李琳海、王浡

父亲清瘦，对孩子们充满爱，但只要一工作起
来，他仿佛着了魔，浑然忘我。

父亲走了，留下那么多遗憾，他还有很多没有
写完的江源之歌。

这是藏族汉子昂桑周记忆中的父亲。这些年，
一想起父亲，他便心如刀绞，父亲的模样像玛尼石
刻一样深深刻在心里。

他的父亲名叫昂嘎，生前是玉树藏族自治州
政协副主席。2014 年 1 月 12 日，昂嘎因操劳过
度，肝癌恶化，抢救无效，生命定格在 63岁。

昂嘎曾如此描述自己的模样：“我的脸就是三
江源，眼睛是黄河源的姊妹湖，鼻子是巴颜喀拉
山，皱纹是巴塘草原流过的河。”

4月 13日，玉树 4·14地震十年祭前夜，《玉
树不会忘记》歌舞剧在玉树康巴艺术中心再次上
演。想到毕其一生为玉树文化倾注心血的父亲，昂
桑周触景生情，泪水涟涟……

远去的父亲，得永生

2010 年 4月 14日，青海玉树发生 7 . 1 级地
震，震中位于当时的玉树县城附近。

地震发生后，本在西宁住院治病的昂嘎，听到
故乡受难时再也坐不住了，不顾亲友阻拦和医生
劝告，毅然决然赶回玉树。

回到玉树的那一刻，他的心碎了。有那么多同
胞在地震中丧生，家园变成一片废墟。

地震时，他 6岁的孙女才仁拉毛也埋在废墟
中，孩子被挖出时，光着脚，脸上写满惊恐。
艺术创作是昂嘎的生命。许多人并不知道，那个

在多年前说出“康巴人能说话就能唱歌，能走路就能
跳舞”的人正是昂嘎。
他搜集整理过《格萨尔王传》77 卷 210册，策

划、录制了 22 张音乐光盘，创作了 300 多首诗歌、
歌曲，其中《大美玉树》《玉树不会忘记》等在藏区广
泛传唱。

2013年 10月，玉树地震灾后重建任务全面完
成，昂嘎病情加重，然而为了将地震三年后的崭新玉
树展现给世人，昂嘎主动担任庆祝大会筹备活动的
策划和指挥。

庆典结束后不久，他再也没有起来……
“爸爸说经历寒冬的人才知道太阳的温暖，妈

妈说经历苦难的人才懂得人间的真情。当故乡变
成一堆废墟的时候，是谁感动了玉树为我们敞开
呵护的胸膛；当家园遭遇一场灾难的时候，是谁感
动了玉树为我们撑起一片生命的苍穹；当心灵受
到一次摧残的时候，是谁感动了你我建起一座爱
心的殿堂。那是人心所向的共产党，那是我荣辱与
共的祖国……”

这是玉树地震后，昂嘎写下的一首题为《感
动》的歌。

十年过去，如今玉树已成为一座青藏高原上
最年轻的城市。玉树博物馆、格萨尔广场、康巴艺
术中心等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沿着父亲走过
的路，昂桑周还在为建设美丽新玉树贡献力量。目
前他在玉树市创建办负责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

昂桑周说，曾经的小镇如今有了大城市的模
样，很多牧民变成了市民，一切新变化标志着一个
新玉树的到来。而他的工作，就是让新的城市发展
理念在这里扎根，让每一个玉树人都紧跟时代发
展的步伐。

“父亲，就像一个灯塔，照亮我的心灵，让我明
白，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昂桑周说。

帅气康巴汉，获重生

“终于完成一小目标，直播卖手工艺品，以后
继续努力卖出新成绩，让手工走出玉树。”4月 16
日，克雷·朋措旺加在朋友圈里如此留言。网友纷
纷评价他“坚强而勇敢，轮椅上的创客”。

31岁的他曾经历过一场“地震”式人生。
他的老家在玉树州囊谦县毛庄乡。受伤前，这

个身高超过 1 . 8 米、阳光帅气的康巴汉子是当地
的一名导游。每年夏季，家乡美如画的草原和独具
神韵的尕丁寺是他最爱的地方。

2011 年 3 月，从家乡去往州府结古镇的路
上，一场车祸导致他脊髓损伤，再也站不起来了。

“当时我就晕过去了，醒来时只是感觉腿麻，
使不上劲，根本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克雷·朋措
旺加说。

两天后，旺加在四川华西医院接受了手术，此
后便是长达半年的恢复治疗。

“2010 年的玉树大地震我幸存了下来，没想到
一年后的一场车祸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这对我来
说更像是一场人生的地震。”

见过刚出车祸时父母的无数眼泪，不敢用太
多时间去悲伤。旺加说，他深知，如果自己因为残
疾而跌入谷底，父母承受的痛会是他的几倍。

旺加开始积极自救。在华西医院康复师的指
导下，旺加每天都坚持做康复训练。渐渐地，下身
没有任何知觉的他学会了自己穿衣，学会了如何
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也学会了怎样处理大小便
和应对并发症等。

2018 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旺加在玉树成
立了“玉树州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希望之家”
现有成员 65 名，年龄在 13岁至 65岁之间，他们
中有六成是因玉树地震导致的脊髓损伤。

旺加不忍心看着那些伤友挣扎，每年 7月初，
在广阔美丽的巴塘草原上，旺加都会请来自四川、
青海等地的老伤友、心理培训师等参加康复训练
夏令营。

“很多患者需要家人照顾，但我希望把专业护
理知识分享给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些改
变。”旺加说。

如今，温馨的环境让“希望之家”成为伤友们的
第二个家，在那里不仅可以煮咖啡，烘焙西点，还可
以制作手工艺品。

“希望之家”墙体上部陈列着大家做的藏饰工艺
品、玛尼石刻等，他们也和当地一些合作社合作代销
产品，很多患者在重拾生活信心之余还有了收入。

眼前的旺加扎着小辫，穿着时尚，嘴角上扬，
笑容淡定，戴着一顶酷帅的帽子，眼底闪着自信的
光芒。要强的他很少谈及自己有什么痛、有什
么难。

其实，对一个脊髓损伤者而言，难无处不在。
他们的笑容背后，藏着太多不愿为外人所知的苦
衷。比如身体病痛的影响、术后并发症的管理、膀
胱会萎缩等等。有的伤友术后要带着导尿管，打篮
球时也不能摘去。

如今的旺加，闲暇时喜欢坐在“希望之家”门
前的藤椅上，看着这片曾被摧毁而浴火重生的土
地，看着这片土地上崛起的美丽新城。

重生，这个词对很多经历过地震的玉树人有
着刻骨铭心的意义。

4月初，记者在玉树禅古村又一次见到坚强

的母亲索南措毛。
禅古村距离玉树市区 3公里，美丽的村落因

附近著名的禅古寺得名。该村共有 232户 764人，
是当时地震时受灾最严重的村子之一。

2010年玉树地震，索南措毛的丈夫被邻居徒手
挖了出来，可一对龙凤胎儿女却在地震中遇难。

这位善良的藏族母亲久久不能从失去孩子的
悲痛中释怀，她整天以泪洗面，甚至有了轻生的念
头。就在她准备跳河自尽的那一刻，被在禅古寺当
僧人的大儿子拉了回来。

那段日子，她整天在佛前祈祷：“把我的孩子
还给我，这样对我不公平，孩子是我的生命啊！”

也许是上天眷顾这位善良的母亲，2012 年 5
月 12日，她的另一对龙凤胎孩子在玉树市八一医
院降生，儿子叫伊西达哇，女儿叫尕玛文毛。

再次见到两个孩子时， 他们已从咿呀学语
的幼童变成大孩子，当母亲流着泪聊地震和这些
年经历过的坎坷，懂事的尕玛文毛给妈妈递上了
纸巾。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望我的孩子平平安
安，他们俩让我有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索南
措毛说。

绿满江源，是新生

玉树市有一个“三角花园”，笔直的马路在三
棵松树前分岔。

“这三棵树可有故事”，市民旦增尼玛说，原来
这里是一户人家，好不容易种活了三棵松树，马路
修到这里要征地拆迁，这家人只提了一个要求，就
是保留这来之不易的三棵树。于是，就有了这个

“三角花园”。
为了三棵树，改变了规划，玉树这个树贵如玉

的地方做到了。
玉树州林草局局长昂江多杰是地地道道的玉树

人，在他的印象里，买树种树是少时最快乐的事。
在藏族人的信仰里，树就意味着生命，是希

望的象征。但在那个年代，玉树交通十分不便，唯
一进出玉树的公路，大部分路段都还是砂石路，

从省会到玉树少说也要整整两天的路程。
“那时候树苗稀罕，一根扦插用的小枝条都

能换一盆青稞炒面。在困难的年代，一串玛瑙项
链才能换一碗炒面，树苗太金贵了。”昂江多
杰说。

即便这么照顾，大多数树苗还是难以成活。
昂江多杰如今想来仍感痛心，高寒缺氧、气候多
变，让这些绿色生命零落飘摇，“就像是扎曲河
里的一片落叶，一不留神就消失了”。

虽然“树贵如玉”，一代代玉树人不断努力，
定要在玉树育出树来！

“地震前，我们种的都是从外地买来的杨
树、柏树，不好活，树龄也短，往往二三十年就不
行了。藏柳不一样，成活率高，树龄平均能达到
五六百年。”

说起藏柳，平时沉默寡言的玉树州林业站
公保旦增站长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滔滔不绝。

公保口中的藏柳属被子植物，生于海拔
4500 米的山区，耐高寒，树龄长，是高原地区十
分理想的绿化植物。

“原来都不知道藏柳这么好活，还是因为
一次意外，我们发现了这个优良的树种。”公保
说，2012 年，他和同事在各个林业站和林场检
查工作，在途经巴塘乡相古村时，听说附近有
一棵千年古树。作为林草人，他自然对树十分
感兴趣。

“看到这棵树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太粗
了，而且看起来生命力特别旺盛。”公保说，这棵
四人才能刚刚合抱的大树枝繁叶茂，千年的岁
月都没能磨掉他旺盛的生命力。

一年后，他们砍下的枝丫已经蹿高长成小
树，试种成功了！

四月的玉树，冰雪开始消融。亚吉佳日山下
的德卓滩上，1200 多亩林木泛出点点绿意，58
岁的公保旦增站在泡着扦插枝条的水池前指导
工人浸泡藏柳幼苗。

如今的玉树，可以看到藏柳、金丝柳、榆树、
云杉、圆柏、丁香、珍珠梅等二十多种树木。

就像是扦插进土壤的藏柳枝丫已经长大成

林，10 年来玉树人种下的绿色梦想也将结出丰
硕果实。

10 年，玉树绿满山头，似是一种新生，更是
一次涅槃。

小树生根发芽，当年的“地震宝宝”也在茁
壮成长。

10 年前的地震中，一个不到八个月大的婴
童在被掩埋将近 48 小时后救出，脸上、身上多
处血痕。救援人员递给她一块饼干，她紧紧地握
在手中，乌溜溜的大眼睛里透着一丝委屈，惹人
疼爱。她就是后来被称为“饼干宝宝”的藏族女
孩才仁永吉。
时光飞逝，伴随着新玉树的崛起，才仁永吉一

天天地长大，今年 10岁的她已经是玉树市第一完
全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几天前，喜欢画画的她画了两幅画：一幅叫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团结》，画面上一个硕大
的红石榴里，是身着各民族服饰的人物头像；另
一幅叫《新校园 新家园》，画的是戴着红领巾
的自己在美丽新玉树。

4月 14日当天，才仁永吉和奶奶随观礼的
人群一起登上了玉树当代山的观景台鸟瞰玉
树：初春的家乡，比自己画的还要美。

在才仁永吉幼小的心灵里，埋藏着一个
梦：长大要当一个演员，作为那场地震中的“地
震宝宝”的代表，“要把家乡的故事告诉更多的
人”。

10 年，当悲伤的元素渐渐淡去，玉树人在
废墟中重建物质与精神家园。有些东西随时光
淡去，但有些东西却永远无法忘却。

“额头上写满祖先的故事；血管里响着马蹄
的声音，眼里是圣洁的太阳，当青稞酒在心里歌
唱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走在新玉树的大街
上，父亲的歌声时常在昂桑周耳畔回响。

在禅古村，新生的龙凤胎日渐长大，但地震
中已故的一对儿女仍时常出现在索南措毛的
梦里。

对于只有 10岁的才仁永吉来说，她那色彩
斑斓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那城 那人 那树

宋扶日

春深之时，色泽缤纷的花卉，芬芳跃动，耀人
眼目。这些自然造物，不仅点缀着我们的生活，更
以各色饮馔的形式，滋养着我们的味蕾与身心。四
时变换，均有花香为伴，而在春夏两季，这种繁茂
的情势，则更富感染力。

花馔分布在我国多地的菜谱中，流派丰富。它
是东方雅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些揉碎的花瓣、花
蕊、花苞……是味觉的艺术，也是回荡在味蕾中的
哲学。它们带给我们色香味层面的精致构造，为身
心带来补益；同时，也在不断鼓励着我们，去感知
自然造物的生发循环，生息变幻……

采得百花配成菜

我曾品尝过几种花食，有北方的藤萝饼、杭州
的桂花类小食等。而云南的鲜花饼和众多花馔，令
我印象最深。

云南有丰富的关于花食的讲究，各族民众深
谙这门艺术。苗族人有这样的山歌：“采得百花配
成菜，招待未来的太太”。

布依族人在每年农历三月三会做五色花饭，
它勾勒着春色的灿烂，感觉那是一种能振奋身心
的美食。傣族人的“考糯索”是专供“泼水节”的食
物，它是一种年糕。每到 4月石梓树开花时，那些
金色的花朵就会被族人采下，同糯米与红糖混在
一起制成年糕，芭蕉叶是它的容器。而白族人每年
农历五月初五举行花食节，家家户户会包花馅包
子，以奉献给花神娜枝，为她庆生。

欧洲也有一些以花卉为食材的食物，如康乃
馨、三色堇、紫罗兰等制成的沙拉，还有玫瑰蛋糕
等。它们充满生机勃勃的意味，口味也甚佳，但它
们的人文气质却有别于我国的花馔。

我国早在商代，名臣伊尹就曾用花来制作美

味。春秋战国时期的《离骚》中，有这样的诗句：“朝
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说的就是食
花习俗。那时人们还用桂花制酒，桂酒会用于
祭祀。

两汉时期，人们又发明了芍药酱，紫色的芙蓉
也是可以入馔的。三国时期，人们延续这一雅好，
将养生文化融入其中。

唐代女皇武则天是花馔的资深爱好者，一次
游园时，她灵光乍现，令宫人采集百花，并将其融
入米中碾碎、蒸成糕，取名“百花糕”。唐代的崇花
之风甚盛，不仅君王如此，雅士们也推崇备至。刘
禹锡就用过嫩菊苗做私家菜，招待白居易。

脱蕊收将熬粥吃

自宋以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日益精致化，花朵
入菜的品类更为繁多。来自不同季节的花卉，它们
的理血补气、清热解表、调节心性等药用价值与审
美价值相互融通，被人们一一悉心呈现出来。

林洪的《山家清供》里列举了很多清雅的花
食。如“春来松花黄，和蜜做饼状，不惟香味清，亦
有所益也”的松黄饼；还有一种将芙蓉花、豆腐、胡
椒等调料，一起温煮的“雪霞羹”，它“红白交错，恍
如雪霁之霞”，艺术性极强；另外，有种梅粥也是雅
致至极，融合梅花瓣、雪水、白粥，是一种清简的
佳肴。

杨万里还写过与此粥相关的诗：“才看腊后得
春饶，愁见风前作雪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仍好
当香烧。”品味此梅粥，就是在感受缤纷落英的神思。

《山家清供》可谓花馔宝典，不仅有上述三种
美食，还记有“梅花汤饼”“荼蘼粥”“锦带羹”等多
种花膳。它们均经过精雕细琢，有叙说不尽的情
致。这些自然的“精灵”不仅在人们的视野中绽放，
还在唇齿间遗留下唯美印记。宋代的风雅文化融
汇在食花的风习中，令后人无限回味。

当时的人们还将花与面条融合在一起。北宋
书法家郑文宝曾自创一种云英面，其中加入的是
百合花与莲花等食材。还有一位叫作王禹偁的文
士，很喜爱一种夏日美食——甘菊冷淘面，并为其
赋诗一首：“采采忽盈把，洗去朝露痕。俸面新且
细，溲摄如玉墩。随刀落银缕，煮投寒泉盆。杂此青
青色，芳香敌兰荪。”

苏轼在定州时，曾将松花、槐花、杏花一齐蒸
饭，后还用其制作佳酿。他充分将文人意趣与自然
材料充分融合，留给后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财富。
文人一向都是善感忧郁的，与其目睹花儿的枯萎
消逝，还不如将之用心烹制，完成一场时节中的
仪式。

日本深受我国宋代食文化影响，花馔也别具
一格。樱花制作的各种美食，如樱花茶、盐渍樱花、
樱花糖等，构成一年一度精致的风物。

明清两代，花馔的发展更为成熟。先说明代的
“花食单”。对于气质绝佳、香芬萦绕的兰花，当时
有用蜜浸染，或用糖醋法炒制的菜品。藤花也是那
时人们钟爱的食材，可当点心馅料。

高濂在《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描述过用
金雀花当食材及茶材的例子：“春初开，形状金雀，
朵朵可摘，用汤焯，作茶供；或以糖霜、油、醋拌之，

可作菜，甚清。”无论是融在茶水还是酱料间的
金雀花，均释放着清润的香气，勾勒着质朴可人
的生机。

而在王象晋的《群芳谱》里则记录了玫瑰的食
用方法：“采初开花，去其櫜蕊并白色者，取纯紫花瓣
捣成膏，白梅水浸少时，顺研，细布绞去涩汁，加白
糖，再研极匀，瓷器收贮任用。最香甜。亦可印作饼。
晒干收用全花，白梅水浸去涩汁，蜜煎，亦可食。”

玫瑰，是我们惯有印象中西方的代表性花
卉，但在明代的创造中，却呈现出一种菜品之外
的气质。玫瑰不断熏染着点心、菜肴的色与味，
也将自身的“独立个性”铭刻在菜品之中。

夕餐秋菊之落英

清代花馔集合了前朝的精髓，别具韵味。
短暂开谢的玉兰，其色泽清雅、形态端庄，其唯
美特质自然也被人们积极采用，融入菜品。

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中就有这样两种
玉兰花菜。一是油炸裹有糖、面的玉兰花瓣，另
一个则是“玉兰片瑶柱汤”，做法如下：“取玉兰
片浸久切片；以江瑶桂若干入碗中，加水及绍兴
酒少许，蒸透，取出撕碎，与玉兰片同盛一锅，加
入浸玉兰片之清汤及盐一撮，煮透即成。”

夺目的蔷薇，曾以“蔷薇酱”的形态，出现
在《醒园录》中。具体做法是，采取初开的蔷薇，
去掉心蒂及叶头发白的地方，再铺于罐底，用
白糖浸入其中，将罐子扎紧。如此几次后，搅动
翻转罐内的糖和花，等到花略烂之时，把罐子

放在微火上煮片刻，简单搅动，蔷薇酱就诞
生了。

《闲情偶寄》的作者李渔，曾用花露去释放米
饭中深藏的香气。有一次家里来客，他将花露洒在
刚熟的米粒上，待焖过片刻将米饭拌匀后，再盛给
客人们。看似简单的米饭却令宾客们“体泰神怡”。
李渔认为，将蔷薇、香橼、桂花蒸馏之后做出的花
露，不仅是上佳的饮料补品，还是上佳的入汤、入
酒、入饭菜的调味汁，专门为普通的食物增彩。

花露似乎总与美人有缘，可谓是各色花馔
里最具风情的一种了。《养小录》里提过一种花
露萃取法，据说《红楼梦》佳人们喜爱的“木樨清
露”和“玫瑰清露”，就与《养小录》的记载很有
渊源。

花的甜香与糖果也缘分深刻。清代有种出产
于东北地区的玫瑰糖，每到五月，玫瑰盛放、香飘
数里，当地民众就会去采摘玫瑰花做土法糖。

慈禧太后也是崇尚花馔的人，宫中御膳
房，常会做一道融有新鲜荷花、面粉和高汤的
小菜，献给她品鲜。她常吃炸荷花片，用这种清
脆的小食来消闲。另据慈禧太后身边的德龄郡
主回忆，她还喜欢喝名为“雪球”的白菊花瓣做
的汤。

无论是花饼、花露，还是花菜、花粥……它
们充分升华了花卉的功用，令其原本的悦目变
为愉悦味蕾、调养身心。花馔从来不是用以饱腹
的，却是沟通味觉与精神追求的特殊媒介。无论
是风干盐渍，还是新鲜即食，均为我们带来恒久
惠利。这种惠利，往往会穿梭时空，无论先祖还
是今人，都能够享用。

百花走下枝头，人们用心地物尽其用，这是
对花卉的尊重，也是对自然的挚情。每一种融汇
了花之灵性的美食，在口腔与鼻腔共同铸就出
味觉的空间，引人沉浸在无限的冥思之中，并渲
染出层叠的花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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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花馔，千般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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